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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学史带来的启示
 刘钊
如果从1899年对甲骨文的确认开始算起，至今已经过去123年。在这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甲骨学史也走过了光辉曲折的历程。中国古代以30年为一世，123年就是四世有余；而如果按父子之间平均相差25年为一代来计，123年就接近五代。四世五代学者接力承传，在甲骨学史上留下了丰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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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出版的《传承中华基因——甲骨文发现120年来甲骨学论文精选及提要》一书，是“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的阶段性成果，精选甲骨学史上的经典论文120篇加以编排并附以提要，全面展现了甲骨学史的发展经历和演变过程。因参与编辑此书的缘由，笔者对甲骨学史有颇多感受，下边想就甲骨学史带给我们的启示谈几点认识。
我们要对在甲骨学创始阶段筚路蓝缕、凿破鸿蒙的前辈学者表示崇高敬意。
1903年刘鹗的《铁云藏龟》根据“日名”确认甲骨文为“殷人刀笔文字”，并释出22个干支字中的18个，同时正确释出61个甲骨文中的43个，释读正确的比例达70％。1917年孙诒让释出更多如“贞”“羌”“省”等难字，并把单字与作为偏旁的字形相联系，同时大量参照《说文解字》和金文中的同形字来进行甲骨文考释，成就巨大。1910年罗振玉的《殷商贞卜文字考》不光释字，还考证安阳为武乙之都，论卜辞所载帝王名谥与《史记》的关系，提出商代日名为“生日说”，以卜辞证商代称年为“祀”，指出卜辞占卜多为祭祀和田猎，可见商人尚鬼以及帝王盘游无度，由此可知商代的兴亡得失等，开启了真正的“甲骨学”研究。1917年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二文，利用“二重证据法”考证“王亥”“王恒”“上甲”等11位先公，第一次运用缀合手段，确认了报乙、报丙、报丁、主壬、主癸等先公的释读和次序，同时还订正了《史记》的错讹，被视为利用出土文献校正传世典籍讹误的经典范例。
以上四位作为甲骨学研究前辈学者中的代表，他们的研究奠定了甲骨学研究的基础。我们今天的研究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展开的，必须心存感念，同时继续发掘前辈学者的学术蕴含，弘扬他们的治学精神。
学术研究与国力的强弱盛衰密切相关，这一点在甲骨学史上有充分体现。
甲骨文发现的19世纪末，正值清王朝因腐朽衰败而走上穷途末路之时，盗掘盛行，外国人打着文化和学术的幌子劫掠中国文物的事件时有发生。甲骨流出国外主要就发生在这一时段和之后的民国时期。甲骨学史初期受印刷刊布的限制，甲骨书籍印数少且价格昂贵，一般人很难接触到，因此研究甲骨的人很少，更不被社会广泛认知。
1949年后，甲骨学研究迎来新的发展时期，虽然其间受到过很多干扰，但甲骨发掘和保护走上了科学规范的轨道，甲骨学研究也逐渐成为国际上的一门显学并日益得到社会大众的青睐。尤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力的增强，甲骨学研究也突飞猛进，相关研究领域取得长足进展。近些年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甲骨文被定性为“真正的中华基因”，成为“冷门绝学”的代表，甲骨学研究更是迎来百花齐放的春天。2020年启动的“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将甲骨学研究纳入主要研究目标，标志着甲骨学研究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
甲骨学研究的发展始终与科学技术发展相伴而行。
甲骨学研究对资料的要求非常高，对古人在甲骨上留下的相关信息进行全面收集和如实呈现，是研究者不断提升的需求。有关甲骨文的书籍从最初的石板印刷，到珂罗版印刷，再到铜板印刷；从单纯的拓本，到拓本、摹本、黑白照片或彩色照片的集合，再到拓本、摹本、彩色照片和“六面照”甚至“十面照”的呈现；从不断提升的甲骨拍照技术，到对甲骨出版物的颜色还原和光线呈现，甲骨著录的技术手段越来越完备和精密，这为甲骨学研究者提供了更准确的资料和更多元的视角，无形中大大提升了甲骨学研究的高度和厚度。当今的甲骨学研究者四处收集甲骨的各种彩色照片加以比对，强调目验甲骨实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无不体现出研究者对资料精密度的无止境追求。相信随着照相、印刷技术的提升和三维摄影、三D打印、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等新技术的介入，有关甲骨学资料的整理和呈现，会出现质的飞跃。
甲骨学研究是一门综合学问，既要贯通，又要深入。
因学术背景不同造成的学术壁垒，在甲骨学研究界也有体现。比如，从语言文字角度和从历史角度出发研究甲骨学的学者，就常常相互区隔，难以通融；还有以收集整理资料为主要工作的学者和以研究疑难问题为主要工作的学者之间，也存在理解不够，互相轻视的问题。从语言文字角度出发的学者认为，用甲骨文谈历史的学者不认字，读不通甲骨文文句，因此所做研究如沙上之塔，基础不牢，极易倒塌；而从历史角度出发的学者认为，考释甲骨文字的学者饤饾琐碎，胶柱鼓瑟，看不到大问题。
其实，从语言文字角度和从历史角度只是一个学科方向的不同侧面，不存在高低问题。作为高标准的研究者虽然可以有侧重，但拘执一端，排斥其他的态度和做法不可取。以高标准要求自己的研究者，首先要不断提高自身语文学水平和阅读理解古书的能力，在甲骨文字词考释方面始终保持对学术进展的密切关注，同时在甲骨文类组研究、缀合成果和甲骨学本体研究上能够跟上学术发展的步伐，这样才具备读懂甲骨学界最顶尖学者文章的能力和与其对话的条件。其次是不能仅仅停留在字词考释上，要有历史认知和问题意识，能够透过字词看到历史文化和思想观念，在字词考释的基础上有意义的提高和思想的升华。由此可见，甲骨学界需要更多的“通人”。20世纪50年代，陈梦家先生以一本《殷虚卜辞综述》，为甲骨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完整框架。至今60多年过去了，从总体上看，仍然没有一部可以取代《殷虚卜辞综述》的著作，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甲骨学研究界“通人”缺乏的这一现实。如何成为甲骨学研究的“通人”呢？我认为就要像裘锡圭先生那样，无论是考字还是释词，无论是分期分类还是缀合，从历史研究到思想文化探索，从本体研究到与典籍互证，都能够在全面熟悉掌握甲骨文文本资料的基础上，运用各种知识，综合、全面、立体地研究甲骨学，这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和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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